
閱讀『怕怕拉吉』

南太平洋區域包含十三個政治獨立或內政自治的國家，西薩摩亞於一九六二年成為獨立的國家，是由於內部要求獨立而獲致充分獨立的三個國家之一。 

根據一八九九年華府會議的協定(西方白人總是有權決定它者的命運)，薩摩亞分割為兩個部分(原有三個土著強權)：東薩摩亞成為美國領土，西薩摩亞成為德國殖民地。德國兼併的動機是經濟，為了發展殖民地以謀取利益，這也是歐洲列強在更寬廣的全球政策下所發展的滿意的模式－－採取兼併手段作為政治解決方案。 

之後，西薩摩亞受到獨裁統治十四年，德屬薩摩亞總督索爾夫實行保護土著社會秩序的政策，他透過德國貿易暨墾植公司的活動，使得殖民地能在經濟上獨立(政治上仍是殖民主決定)，其逸出殖民地殖民統治常軌，實屬異數。 

話說如此，殖民仍舊是殖民，殖民乃為殖民主服務，因此，一九○九年時，為了爭取更大的尊嚴(政治的、民族的、文化的)，馬莫艾動員薩摩亞人反對德國殖民當局，後遭放逐到馬里亞納的塞班島，並判決其他人勞役。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紐西蘭部隊驅逐德國人，薩摩亞成為一個英國軍事行政單位，一九一八年感冒大流行，因為軍事行政當局嚴重的錯誤決定，導致八千五百人、或者百分之二十的薩摩亞人口喪生。其後，為爭取獨立，非暴力抗議形式的革命，藉拒絕納稅、監控商店與其他不合作方式試圖癱瘓殖民當局，直至一九六二年獨立止，其犧牲的代價一如南太平洋諸民族。 

《帕帕拉吉》一書，大抵是作者紀錄了一九二○年之前一位位居烏波魯小島上提瓦小村某酋長的談話紀錄，這位酋長應該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來到德國，參觀了德國文明(代表著南太平洋對西方文明的觀點)的發展後，對其族人的歷次講話。 

一般而言，西方白人進入南太平洋（十六世紀）的反應可以由冒險家柏克向澳洲內陸探險時的講話可見一斑，他說：「如果他們（原住民）敢惹我，我立刻就槍斃了他們。」這就是白人的標準反應。如果原住民出來應戰，白人就生氣；如果原住民在幾聲槍聲響後便嚇的逃開，白人就鄙視他們。當這些探險者遇到麻煩時，他們就了解到原住民友誼的可貴。 

作者艾希利‧蕭曼是幸運的獲致(感受到)酋長的友誼，而這位提瓦小村的酋長也肯定經由口述相傳知悉對白人的初步印象，本書原在一九二○年出版於德國並未獲致廣泛的流傳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那個時代是個擴張的時代，是個「白人的負擔」的時代。有趣的是，到了七、八○年代，環境保護者視為綠色聖經的《時光》一書問世，才再度受到矚目。 

如同著名的西雅圖酋長的講話一般，本書的風行亦是伴隨著綠色環保的抬頭而昂揚奮進。「關於帕帕拉吉各種遮身體的腰布和墊蓆」一篇說明了使用非自然物的衣飾讓身體「就像長在森林裡的花一樣憔悴、蒼白」，鞋子令「腳都快死了，就開始有臭味。」在「關於石箱、石縫、石島以及裡面有什麼」一篇，對於西方文明創造的建築物充滿不解，他質疑人在此封閉的空間「為什麼不會死呢？」，因而強烈的希望西方白人「學學那些擁有強烈憧憬的鳥兒一樣，長出羽翼，伸展翅膀，為了追尋風和光明而飛向天空」。 

雖然透過酋長(自然人)的眼光所見到的西方文明是如此的光怪陸離，但酋長確真實的揭穿了物質文明的外衣其實來自於無止盡的慾望，「關於圓形的金屬和沉重的紙」一篇講話，可以說是道破了慾望無盡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源頭－－他們把一種圓形的金屬和沉重的紙張叫做錢，這才是白人真正的神。 

也就是說，《帕帕拉吉》一書在今日引進台灣如果只是做為綠色環保的意識宣導，恐怕要減損了它內在煥發的價值，我更以為本書是重新讓我們思索「人本價值」哲學的講話，酋長以其素樸、純真的赤子之心，為我們敲開物質文明的沉垢，一個分享、群體的世界圖像，或許是阻擋利益薰心的政客社會與政經利益交織出的戰火世界。喔！帕帕拉吉（白人、外來客之意），該醒醒了！(瓦歷斯‧諾幹／作家) 


